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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

喻国明　 杨　 雅

摘　 要:5G 技术将为现实社会以及虚拟网络空间中的人机传播以及传播机制、传播效

应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并将深刻改写人的社会性连接、认知与决策行为。 在传播学研究

的视域下重新审视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新时代的人机传

播研究图景与框架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 文章从传播技术、内容、关系、主体等层

面对 5G 时代人机传播与主客体关系重构进行探讨,认为同构、协同与共生将成为人机传播

关系的新特点及发展的新逻辑。 具体来说,在技术层面,5G 时代人机传播既要考虑人机互

补性,也要考虑人机同构性;在内容层面,既要考虑传播内容的静态性改变,也要考虑传播

内容的“动态性”改变;在关系层面,既要考虑主客体关系,也要考虑主体间性和感性人的活

动;在主体层面,既要考虑传播主体与技术主体的关系,也要考虑经由技术介质与其所构建

的传播界面所形成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 概言之,5G 时代未来传播中,需要从传统的以

人为绝对主体的关系转向人机互在、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重构人机传播思维,向人机传播

的“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实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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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技术的革新,为现实社会以及虚拟网络空间中的人机传播以及传播机制、传播效应带来了新

的挑战,也带来了物联网、移动互联、人工智能、云计算、流媒体视频等技术的新发展,并将深刻改写

人的社会性连接、认知与决策行为。 更具体地说,5G 不是一项“弯道超车”的技术,而是一项“换道行

驶”的技术。 传播学已经站在全新的拐点上,面对着“换道发展” 的新未来。 在传播学研究的视域

下,重新审视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人性与技术性的区分等,从而构建新时代

的人机传播研究图景与框架,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
“技术是遗忘存在最终极的形式” 。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机器生产、算法分发等技术的兴起,多源

数据与复杂算法正在逐渐成为新的赋权者与赋能者,并使个体成为网络化、扁平化空间的各个节点。
人们在运用机器的同时,也反过来被机器所改造。 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人作为传播者的功能被机器

所辅助,其主体性地位会受到一定挑战,人的作用与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在传统的“二分法”思维模

式中,传播者与传播技术的关系是彼此对立的;然而,在人机互为主体的 5G 时代,这种思想日益呈现

出其局限性,我们对于人机传播关系的认知需要发生深层次的变革,即,从将机器作为人的对立面,
到机器作为辅助者和共同体;二者从相互对立到人机紧密结合、协作共生,有效协调人机和谐共处,
共建人机传播的“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1] 。

一、连接与决策:5G 时代人机传播关系的深刻变革

近年来 5G 技术与传媒领域的深度耦合,将深刻改变未来传播中的“人—机”模式,并促成人的连

接和决策模式的变革。 回顾新闻传播学科的成长史,从印刷技术到广播电视技术,再到互联网社交

媒体的发展,媒介技术无疑成为整个学科成长的关键因素。 媒介技术正在为我们打开生活中种种无



法设想的界限,超越传统界面的薄膜,跨越当下与未来、现实与虚拟。 在技术的驱动下,现实世界和

赛博空间虚实互动,并形成平行演化的“第三空间” ,未来传播的发展趋势,则将从二元系统,走向

“现实+技术+人工” ,即“人—机—物”一体化、“社会—物理—信息” ( 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三

元融合的复杂系统[2] 。
在 5G 时代,“人与人、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原有的互联互通界线将被重新整合” ,所有的“人”和

“物”都将共在于一个技术所建构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之中,内容与信息将通过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传

播[3] 。 在人与物的关系中,最为直接的“物”即机器,也就是人机传播中的媒体技术。 5G 技术的万物

互联,进一步将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世界的互联上升到生理级、心理级的互联互通,其疆界的进一

步拓展、要素的进一步丰富、结构的进一步生态化,将促成人机传播关系的革命性重构。 具体来说,
5G 时代的人机传播关系重构,可以体现在关系和决策两个层面:

一方面是连接行为,即人对于传播技术的依赖性。 韦伯说过,人是建立在自我编织的意义和关

系之网中的动物。 “此在的本质也即是共在” ,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之中,人的意义也被建

立。 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假使物的庞大超越了关系的意义,人与物之间由技术系统来定义的关系超

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传播者就将更加依赖于技术而非其他人。 海德格尔所谓的技术的“座

架”促逼着人把一切存在物当作技术的持存物来定制,无论是身体层面的传播还是情感层面的传播,
都无时无刻不受到技术的影响[4] 。 “人对于人将成为冗余物,人不再是人的生活意义的分享者,这样

一来,人对于人失去了意义,也就失去了兴趣,造成人的深度异化” [5] ,而成为一种“技术化生存”的

存在物,高度依赖技术所赋予的某些功能,如海量存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
另一方面是决策行为,即技术对于人的渗透。 在 5G 时代,随着信息获取与筛选的速度跨越式发

展,人们的决策时间和辅助流程大大缩短,但正如卡普兰所言,算法的渗透使得人在决策中的自主性

也面临着威胁,“决策权部分或完全实现了由人向机器的转移” [6] 。 作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工

具,媒介的形态进化是一个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技术因素来看,作为媒介形态变迁的重

要驱动力量,技术的每一次迭代更新,都带来传播质量和效率的提升、媒介对前技术环境的复制能力

的增强,以及虚拟环境与现实边界的模糊。 从社会因素来看,技术的合目的性与合手段性的叠加,又
会在传播技术得到成功推广运用后,引发社会制度、社会功能以及传播场景的革新,从而导致社会结

构、交往方式、传播方式、认知模式等多方面的改变。

二、同构、协同与共生:5G 时代人机传播关系的新特点

5G 时代,人与机器关系的深刻变革也带来了人机传播与主客体关系的重构,并产生了一些新的

传播特点,需要我们在技术、内容、关系、主体等层面对其进行详细探讨。
(一)技术层面,5G 时代人机传播的“互补性”与“同构性”
5G 时代的人机传播,在技术层面,既要考虑人机互补性,也要考虑人机同构性。 在思考人机关

系的历程中,“工具性”很长时间以来是学者们理解技术的一种思路。 传播学中麦克卢汉的经典论断

媒介是人的延伸,就是人机传播工具论的典型注脚,即技术的速度和广度可以达到传播的互联互通、
无远弗届;同样,斯蒂格勒也提出“代具性”的观点,即使用技术工具来弥补人的某些能力的缺陷和匮

乏。 然而,这种判断仅仅考虑到人机传播关系的一个侧面,即人机“互补性” ,实质上是将传播主体和

传播技术分开,把两者当做彼此异质的实体;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即人机“同构性” ,即人机

传播关系中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嵌入、协同共进。
媒介是人体延伸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与外部的物理性连接。 技术所造成的圈层叠加、高度智能

化、全时空、立体交互的特征,造就了人机传播的同构性、一体化、智能化。 正如特纳所说,人通过作

用于外部世界的力量改变了外部世界,但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 不断革新的技术逐渐形塑了一个新

的外在环境,一个被麦克卢汉称为技术环境或者服务环境( service
 

environment)的新世界,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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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也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和整个社会共同体所存在的外部社会环境。
在 5G 时代万物互联传感器存在的情况下,生理性连接、心理性连接,甚至人的情绪连接都可以

进行数字显示,整个社会就会呈现出全新的样貌[7] 。 在信息哲学的视角下,互补与同构,是一种本质

的概念,因为人和媒介技术都是社会中的确在实体,而“存在即可交互” [8] 。 未来传播中,人机同构性

将重塑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传播格局,形成“万物皆媒”的复杂耦合的传播新形态。 5G 时代,
在媒介技术层面,同构性研究将会成为人机传播研究更加侧重的方面。

(二)内容层面,5G 时代人机传播的静态性与动态性内容变化

5G 时代的人机传播,在内容层面,既要考虑传播内容的静态性改变,也要考虑传播内容的“动态

性”改变。 传播内容是信息形态与信息载体二者的有机组合,其动态性改变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

一,人机传播信息形态的动态性变化。 5G 是一项革命性技术,它对传播主体是巨大的革命性释放,
同时改变传播的游戏规则和构造方式,不仅使社会主要交流手段从书写文字转为视频语言,也会使

参与传播的内容实体发生重要改变;其二,人机传播信息载体的动态性变化。 海姆认为,以往香农和

维纳的信息观都是静态的,而新型人机关系中的交互界面,则是一种动态的过程[9] 。 5G 技术造就了

人的身体的技术化在场。 媒介不仅将物理空间编码为虚拟空间,而且将两者均编码为技术空间,在
这个技术空间的界面之中,不同空间的活动“相对于此在构成为周围世界( umwelt) ,从而在一个异空

间中与此在共同在场” [10] 。 而在这一接触点上,人与人之间被连接起来,而人的意向性也被传递到

机器之上,形成一种人机共生、共同演进的关系[11] 。
媒介即信息,即认为信息渠道本身的介质特征对于人们接收信息乃至社会认知习惯的形塑都具

有重要的影响。 人类传播史从口语转向书面语和印刷后,视觉被突出强调,并且从整体感觉中分离

出来,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的偏好。 文字和印刷媒介带来专业和技术的分化,同时

也造成了疏离感与个人主义;就社会层面而言,以承载长短视频为代表的视频媒介扭转了视觉空间

的感觉分裂,使得人类重新部落化。[12]

5G 时代,社会主要交流手段将从书写文字转为视频语言,短视频与中长视频将成为 5G 时代人

机传播内容最主要的表达方式。 在 4G 时代,随着短视频的出现,视频开始逐渐介入社会影响力的中

心,对主流事件、重要事项的关键性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视频中包含的大量非逻辑、非理性成分,对
传播效果的达成产生了影响。 随着 5G 大带宽、高速率的优势崛起,中长视频必然强势登场,成为社

会性表达的中心和主流。 当视频这种表达方式成为关键性社会表达的语言形态时,其构成要素已经

远远超出事实、逻辑和理性层面。 越来越多场景性因素、关联性因素以及非逻辑、非理性成份,会参

与到未来的社会性、关键性、主流性传播当中。 面对如此繁杂的一种话语方式和表达逻辑的改变,无
论是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还是在社会沟通中形成共识,都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这可能是未来传播领域

尤其是人机传播、危机传播中一个相当大的动态性风险所在[13] 。
(三)关系层面,5G 时代人机传播的主客体关系与“主体间性”
5G 时代的人机传播,在关系层面,既要考虑主客体关系,也要考虑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指存

在于主体感觉间的、与不同主体经验相符合的信息传播手段,它与“感性的人的活动”所建构的交往

世界和交互主体性密切相关[14] 。 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是人机传播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超越二维关

系,传播主体和媒介技术主体为“共同主体” ,应相互协调、共同行动,这也是人机传播共同体构建的

关键维度;同时,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传播主体之间在技术形塑之下产生的社会性、传播价值观

的变迁,传播中的非理性因素,传播技术对于社会结构和功能变迁的影响等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在 5G 技术的革命性改变之下,传播学的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拓张,“万物互联”既包括物理性与生

理性的连接,也包括心理性的连接。 5G 时代的海量传输,既有信息与事实的传输,也包含情绪的传

递。 学者们认为,个体决策是认知和情感共同作用的结果,认知系统服务于调节系统,而情绪是两者

之间的桥梁[15] 。 这也符合“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后真相时代,研究者需要讨论受众情感、体验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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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等对于传播过程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传受主体两者间基于不同立场对信息展开的个性化解读。 语

言内容和风格是传受主体之间重要的渠道信息,在非语言内容传播过程中,有助于辨别传播者的身

份特征、如何表达情感以及他们的话语意味着什么[16] 。 此外,特定的人类体验,包括情绪、好恶与经

验等非理性和社会性因素,也是 5G 时代人机传播的主客体关系需要考察的范畴。
(四)主体层面,5G 时代人机传播的主体界面与传播场景

5G 时代的人机传播,在主体层面,既要考虑传播主体与技术主体的关系,也要考虑经由技术介

质与其所构建的传播界面所形成的传播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机传播的主体本质上依然是人,也就

是施拉姆 5W 模式中的“传播者” ,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人机关系,更要考虑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 界面是指形塑两个主体之间交流的介质,是“两种或多种信息源面对面交汇之

处” [17] 。 主体交互界面介于两者之间并使得双方彼此更加理解对方。 界面的特点或者是从机器的

特点演化而来,或者是从人的特点演化而来,或者两者皆有。 换言之,交互界面操控的关系是语义学

层面的,它体现为意义和表达而非物理力量[18] ,使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的两个世界彼此分离而又

相连。
5G 的高容量使万物互联成为可能,5G 的低能耗则可以使各种反映着人与物的状态属性的传感

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场景有了时刻在线、互联互通的现实可能。 赛博空间

之所以是一种空间,一方面,它确实是搭建在媒介技术之上的数位化次元,另一方面,它是人们在沉

浸行为时共同建构起的一个具有实效性的虚拟生活空间。 这种由媒介技术“嵌和远处与近在,虚拟

与物质”的混杂、流动的生活状态,为人类打造了两个表演的前台,即“双重舞台” [19] 。 技术是传播语

境和社交关联的生产者。 5G 时代,技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人性化” ,界面与场景也从单纯诉诸视

觉、听觉到诉诸视听觉等多种感觉器官的组合,从经历感知失衡到感知平衡[20] ,而“ 人机界面”
( brain-machine

 

interface)研究也成为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重要研究领域。

三、结语:5G 时代重构人机传播的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媒介是信息传播的载体、工具和渠道,其功能与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物质和技术层面的意义。
“媒介作为大多数现代公众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主要信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人类对于现

实社会的认知和定义,也告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标准和规范。” [21] 由于不同媒介的介质属性不同,对
人们感官的介入程度不同,人们基于不同媒介所产生的对事物的认知和体验也有所不同。 在这一过

程中,媒介时时刻刻形塑着人们的认知偏好、信息处理方式和思考方式,以一种技术无意识的形式影

响着传播内容,塑造着时代文化,改变着受众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模式。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预言了即将来临的信息技术社会。 迄今为止,

不仅托夫勒的预言已大多数成为现实,如传播媒介的消费群体化等等,而且还出现了一系列超出其

预言的新生事物,如 3D 打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机器人、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教育、
智慧城市等。 前不久,斯坦福大学社交媒体实验室主任 Jeffrey

 

Hancock 在 ICA 上海会议上也提出了

传播学研究将从“计算机技术为中介的传播” ( CMC)转向为以“人工智能为中介的传播” ( AI-MC)的

论断。 我们必须意识到技术逻辑对于未来传播构建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 5G 技术的到来,这些新生

事物已超越了“第三次浪潮”时代,开始进入另一个更为先进的人机传播第四范式时代。
因此,“共生” ( symbiosis) ,即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有机体共存的状态,也是 5G 时代人机关系的

一种最恰当的隐喻。 人类创造了越来越亲密的人机界面,技术渗透到人的社会生活、关系与场景之

中,我们更多地依赖技术进行辅助思考与决策行为,通过机器界面实现人与人之间的随时连接与永

恒在线。 强调人机互补与协同,重构传播学领域人与机器的共生关系,是承认增强人类( human
 

en-
hance)现实的重要进步所在。

然而,“技术本身不能够构成心灵,技术的形式也无法确保正确的心智内容的出现” [22] 。 未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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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亟须重构,传播者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其意义。 “共同体”通过改善有机体某

些子系统功能的作用,或者创建一个全新的功能或子系统,在彼此的共生关系中,“人类需要设定目

标,为技术发展和科学思维中的洞察和决策做好准备” [23] 。 正如有学者所说,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
应该更像是指挥家与乐队的关系,彼此相互协调、交互配合[8] 。 5G 时代,需要从传统的以人为绝对

主体的关系转向人机互在( inter-being) 、人机共生的新型关系,重构人机传播思维,向人机传播的“命

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进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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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in
 

5G
 

Era

Yu
 

Guoming,Yang
 

Y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5G
 

mobile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will
 

bring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communication
 

effect
 

in
 

real
 

society
 

and
 

virtu-
al

 

cyberspace,and
 

will
 

profoundly
 

rewrite
 

human's
 

social
 

connection,cognition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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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it
 

is
 

a
 

realistic
 

and
 

urgent
 

task
 

to
 

re-examine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between
 

ma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build
 

a
 

new
 

era
 

of
 

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andscape
 

and
 

paradig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5G
 

era
 

from
 

the
 

aspect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ntent,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 and
 

holds
 

that
 

isomorphism, coordination
 

and
 

symbiosis
 

will
 

become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Spe-
cifically

 

speaking,
 

at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i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at
 

both
 

human-computer
 

com-
plementarity

 

and
 

human-computer
 

isomorphism
 

in
 

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in
 

5G
 

era;
 

at
 

the
 

media
 

content
 

level,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not
 

only
 

the
 

static
 

change
 

but
 

also
 

the
 

dynamic
 

shift
 

of
 

communication
 

content;
 

at
 

the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level,
 

it
 

should
 

be
 

thought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
ject

 

and
 

the
 

object,
 

as
 

well
 

as
 

the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behaviors
 

of
 

perceptual
 

people;
 

at
 

the
 

communi-
cation

 

subject
 

level,
 

it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
 

and
 

the
 

technology
 

subject,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
 

subjects
 

formed
 

by
 

the
 

media
 

technology
 

and
 

its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In
 

a
 

word,in
 

the
 

future
 

communication
 

of
 

5G
 

era,we
 

need
 

to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absolute
 

subject
 

of
 

human
 

beings
 

to
 

the
 

new
 

relationship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and
 

man-computer
 

symbiosis,reconstruct
 

the
 

thinking
 

of
 

man-computer
 

communi-
cation,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 community
 

of
 

destiny
 

and
 

value"
 

of
 

man-computer
 

communi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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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future
 

communication; 5G
 

technology; man-computer
 

communication; isomorphism
 

and
 

symbiosis;paradigm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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